"代眾生苦"——大家討論
恒懿師講
2015年5月10日
李果燕問：請問法師：「有人問我說，可不可以發願，願代眾生受苦？」我有一佛學友，此學友說她曾生起一個念頭。事情發生在此學友講經說法的階段，跟她同修吵架，覺得很痛苦，當時她發了一個願，說：「這麼痛苦的事情，我願意把所有這樣的痛苦全部承擔在我的身上，不願意任何人有這樣子的痛苦。」我跟她說：「我不敢發這樣的願，因為我工夫不到位，一個就已經承受不了，沒有辦法。」她說：「那妳學佛，學的連這個願你都不敢發。」
我在東京的時候也是，佛學院的法師，他帶我們十個人到東京的一個街頭，然後佛學院法師就看到地上有一個吃剩下的食物，他說：「吃！」結果十個人裏，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人敢吃，他就把那食物撿起來然後就吞下去。他說：「你看，我現在沒有得到一些干擾還是那麼好，你連一個願都不敢發，那你的心量可真小。」那時候我心裏在想說：「我不敢發，說我跟眾生都有那樣一個智慧啊、發菩提心哪，趕快斷煩惱這樣一個願，那我還沒有去發這樣的一個願，代眾生受苦，所以我想要請問法師，可不可以發這樣的一個願？」
恒懿法師：你們有人敢不敢發？
李果燕：沒本事。
恒懿法師：這不是有沒有本事的問題，敢不敢發的問題啊。Tina你說。
Tina：我的意思是說是看自己，你自己能承受多少，你自己要看你自己去發這個願。
恒懿法師：這怎麼說。難道說能不能承受，等你發了願，再看能不能承受，沒完沒了嗎？
Tina：當然你自己剛開始的時候不能發願好像是個很空的願，就好像師父說的，我們就是要從小小開始發，然後你做到的時候。你再多加大一點，這樣的話你才不會發這個空願。
恒懿法師：沒有錯，其實它這個是屬於那種在藏傳叫「自他交換」。自他交換，你今天受的苦，我代你受的，是這樣的。這個其實是相當大的菩提心，像如果你能發這個菩提心那相當不得了，但是就是這個，因為不是說像你在發這個心的時候，你真的。比方說「我要代他生病。」你真的有這個心理準備就是這個樣子，不是說我只講講而以啊 ，我是不會。不會，你是一定會生病。就一定要有這個基礎，其他不管怎麼樣，你一定要有這個心裏準備。
我記得我不知道這裏有些人，他們比較早期的，我在金佛寺有一個原來在家居士，她自己，她本來住西雅圖，她為什麼來金佛寺我不知道，她在西雅圖她為什麼會來，她講她的故事。因為她得了cancer，後來好了。不知怎的又復發了。那個時候她就去請西雅圖道場，在那個地方做<藥師懺>。她說她那個時候她很弱、很痛苦，她那個時候根本就是，她連站起來都沒有辦法，所以她讓她女兒去金峰寺幫她拜，她就在家裏拜，她說她拜下來以後，她說她沒辦法下樓梯，她要下樓就要坐在樓梯上這樣一階一階的往下下。所以她後來她就說她拜懺的時候她非常痛苦，她痛苦到，很難過。她就想說我這麼痛苦，因為她想到我這麼痛苦，一定是我過去造了很多業，所以讓我這麼痛苦。她說「我希望，我曾經讓人家痛苦那些人所遭的痛，全部都由我來受。」她就這樣想，她就懺悔，就痛哭流涕，然後後來她就慢慢好了。後來她到金佛寺來講，她又拜懺，以後一切都很順利.  我知道這邊有一居士還去問她，因為她很痛苦，她知道這個造業的痛苦，她知道別人也有這種痛苦，所以她就說「所有的這些痛苦她都來擔」。她其實也沒什麼，但是當她在發這個願的時候，她不會想也許不會有事，她是真的願意發這個願。
佛陀在世的時候就講這樣一個故事，他說有一個人在世的時候，很不孝順，對他父母非常不好，又打又罵的，所以他死後一定下地獄，最後果報肯定是下地獄，而且是現世報，馬上就報。 當他下地獄以後，他就很痛苦，那個地獄的刀子是很多根的，他始終一直被砍、一直被砍，砍了之後，他就很痛苦，那他痛苦他在地獄裏就想到說：我今天這麼痛苦一定是我對我父母不好。他就說，我在這裏發願：所有跟我一樣罪業的人，他們的痛苦都由我來承受。當他發這個願的時候，整個地獄都被變成蓮華，他還有和所有三界的人都釋放。所以你說你發這個願，他發的這個真心的願，他真的願意代眾生痛苦，所以他的那個內心就有光明，有光明自然就照到其他人，就光明。但是如果你已經有想法的時候：「我現在發願就是這樣，我一定會是沒事的。」那就不算了，你一定是在發這個願其實很好，你願意把你自己內心的痛苦，你最沒法忍受的，你要幫人家擔當的話。這個是菩提心，這個一來就是菩提心，二來就是你去我執嘛，第七識我執。你「我的痛苦都不怕了嘛」。對不對？你還要來替人家擔痛苦，這不第七識我執都可以去了嘛！這最快速度這是。但是你要改。所謂自收徒弟然後成佛，我沒有徒弟，我也沒有發過願，但是所謂自收徒弟，當你發這個願：我真的要為她們，我真的是要這樣做。你真的發這樣，我就是死了我也甘願，要到這樣才可能真的是「自他交換」。
在以前大德會經常這樣，師父也是這樣子。師父我記得一九九〇年，那時候去歐洲嘛，他在倫敦很大的教堂，反正很大的教堂，很多國王都在那邊，很多人，滿滿都是人。師父上人第一句話講，他說「我今天發願所有在場的每一個人，如果他們有地獄的罪我全部擔」。師父發這個願，這些人他……，你敢不敢，你敢我都不敢發，所以你看這是什麼，師父無我，他絕對沒有自私心，他沒有我。至今我沒有看到一個人這樣，完全沒有自己，他完全沒有自己。他一定是看到當時很多人，有利益自己的心，那他跟他們有緣，就發這個願，很不可思議。為什麼他這樣做，是菩薩心腸。所以你能够發這種自他交換的菩提心，真能培養這種心，是最快的菩提心。那本來你如果說就是有德、有心嘛，為了菩提心連自己的身體都不怕了，你還怕什麼？就不會怕了。你死都不怕那其它東西你還怕什麼？按理說死就死了嘛，你要這樣想，對不對？你不要說懿法師都可以這樣說。沒有沒有！我是告訴你，你這次做這種「自他交換」這種修行非常好，應該說是菩提心增進挺快的。因為你是大富行者，所謂大富行者菩提心最重要。我們修行的階段第一個是安樂行，安樂行就像各位大德行，來這邊快快樂樂的，供養啊，打掃啊，然後回家快快樂樂的，這叫安樂行，安樂。為什麼你會快樂？因為你是做施，你只要是施你就會快樂，所以就會很快活。但是呢，你有沒有煩惱？有沒有？有。還是有的。那就會這樣說，我這樣做還是有煩惱，那怎麼辦呢？我要怎麼辦呢？所以你就要開始走向解脫道，所以就解脫道。你就會想怎麼辦？怎麼解脫？比如說你要研習經典啊，我要怎麼修行呀，打坐等等這些解脫道，希望你能夠解脫。但是解脫道後面，最重要的就是菩薩道，就是菩提，修菩提心這個是菩提道。這個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，比這個我們稱之謂大乘行者，菩提心是很重要，我們一定要培養菩提心。那當然了，你一下子想如果說我要該怎麼怎麼成就，當然做不出來，對不對？那你可以先做小的。好像蓋房子一樣.如當我生病時，我也不願意他死啊，這個也OK啊，再加強，這個都是要訓練的，修行是一種訓練，是可以訓練的。當然你說就這樣等我有了病了，我覺得我很行了，我再來做這個，對不對？我覺得這個自他交換真的是很好。你看那些經典講到自他交換，通常都是令教他作，他們非常鼓勵。我看書裏，他們一點都不怕，不會想我幫這個眾生，我會怎麼樣啊？如果你今天很苦，你不會害怕再多苦一點。或是你很痛苦，再痛也是痛啊！所以如果你很痛苦的時候你試試看，我現在很痛，不如去幫幫人家，看看會怎麼樣。反正你已經苦的話，反正是黑再怎麼也是黑，是不是。要不要試試看？不要。這是大乘。
近育師：剛剛法師講說死就死吧，沒關係。問題是在死不了，也活不成，那個掙扎的時間長的時候，你那個道心全沒有了。所以為什麼就說這個部分就是需要，當然我們有考驗時候，就是我們菩提心很強的時候。但我們的菩提心一定要跟空正見要一起的時候，那個才比較能夠堅誠恒，就是我們在修我空和去我執的那個部份，即我空、法空的空正見部份要比較強。當我們煩惱來的時候其實就很難離，因為我們無始劫來就是已經連在一起了，你現在要把這個第七識，第六識和第七識要把它脫鉤，那本身就是一個練習。因為無始劫以來都黏在一起，現在要把他們鬆脫開來，其實就需要練習，我是覺得就是在平常的時候。
恒懿法師：你要取這個境，還是不取。是不容易，有沒有人敢？有沒有敢？有沒有人願意？沒有人。這就要練習啊。但是這是真的很好。
近育師：這有點像那個我們要不要捐器官那個一樣的嘛。
近育師：我是說這有點就像那個去拿駕照Driver License時，他就問你說，萬一發生意外的時候要不要捐器官？有一些個團體就是非常鼓勵大家，就是要去簽那個捐大體那樣的一個舉動，發那樣的一個願，這個也是看個人，就是要不要。因為另外他的器官移植，也就是要還活的時候還有用，他就馬上給你摘除。如同活割。所以到底能不能就把自己的我空、我執全部去掉。因為他活摘你器官的時候，痛的時候就會產生瞋恨心。一產生瞋恨心的時候，一定馬上就會墮三惡道了嘛，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平常的時候就練心。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舉動，是一個去我執的，問題是自己得這個功夫，那個會不會壓住當時的那一個瞋恨心起來，那我們就需要修，我們需要練習，從現在開始我們的第六識和第七識去脫鉤，再看去做這樣的事情你就會感到比較容易。
溫果彩：其實你剛才在問有沒有人敢發這個願？因為早二天我生病，第一天是星期五，我簡直就是不能喝、不能吃，喝什麼、吃什麼，吃藥也吐，喝水也吐，都能吐，一整天沒吃東西。人又昏沉。這個病很不得了。到昨天，我起來吐沒有了，當時就是覺得想吃，人還是不能坐著，躺著也不行，眼也不能睜開。想看一點電視都不行，心中很煩悶得很……，就是看了一點電視就放下沒看。有燈光都不行，這個不行，那個也不行，好痛苦。到晚上差不多七八點了，我真的有一點感覺這個病很苦，我就想，才一點點的病苦，只是個感冒而已，就這麼難受，人家大病的人怎麼辦？我沒有敢發代人家受病苦的願，但是我就想，如果我已知道病是那麼苦，我一定要離苦得樂，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以後那裏有苦，我一定將會再來。我只能發到這種願。代人家受苦太直接了，太直接了，暫時還未能夠承受。但是後來肚子不斷的在咕嚕、咕嚕的叫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，肚子也餓，就弄個麵，也不管嘔吐或不嘔吐，就吞下整個麵。吃完麵後心情也很煩悶。
近育師：有念佛嗎？

溫果彩：後來吃完麵以後就念佛了，早前時有念佛，在迷迷糊糊的時候常常念佛，因為那迷糊感是太苦了。後來中間時覺得太煩悶，就看電視舒緩一下，緩充一下我的情緒。後來到晚上，我就想，「我今天能不能來？」我昨天晚上還不知道我能不能來，就是坐不起來，站不起來。好啊，算啊，如果今天我不來，我也不看電視了，我就在家念《地藏經》，背熟它，有一點點的成就感，我就一點點去完成它，我就這樣去想。到昨天我六點多才睡著了，六點半鐘的時候，調了鬧鐘九點十五分才叫我起床。起床後行的話，我就去金佛寺。如果不行，我就繼續休息。起床後，行。我就過來了，就是這樣子。但是這一次的病苦，平常我幾十年來，感冒每個人都有，但是這一次的病苦，非常的厲害，非常的厲害。
司徒國俊：其實這居士說的是對的，果彩說的是對的。虛雲老和尚的媽媽，即養母王氏出家為比丘尼，最後兩句偈是這樣說：有緣念佛歸西去，莫於苦海墮沉淪；若在苦海沉淪，不如念佛歸西。
恒懿法師：Tina先翻譯。
Tina：這個師兄說虛雲老和尚的養母王氏，也是出家是比丘尼。他養母的名字叫妙淨比丘尼，她也是修行的，最後也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有緣念佛歸西去，莫於苦海永沉淪。
司徒國俊：有緣念佛歸西去，莫於苦海永沉淪。
恒懿法師：有緣念佛歸西去，勿於苦海墮沉淪。還有什麼要發表的？
Tina：我想講一講，我記得有一次我也是發了一個小小的願，就是誦一年的《地藏經》，每天誦一部，那就開始誦《地藏經》了。有一次我在家裏，晚上誦《地藏經》的時候，當時坐那誦《地藏經》嘛，誦《地藏經》的時候，我的腳抽筋了，痛得我好厲害，當時痛得我想把整部《地藏經》丟到地下去那邊，啊，當時，啊，真的想把那個《地藏經》就丟了，當時我想，一起這個念頭的時候，我想，糟糕，有魔來了。我說：「好，不管你，我就是要坐這誦，反正你痛你就痛，你就痛死好了。」不管它，我就這樣一直誦，當時我就這樣誦經，到念完一品之後，這個腳不痛了，然後我就不管它疼不疼，就這樣一直誦一直誦……。當到第二品的時候，誒？它這腳沒事了。它好像很安樂這樣子，就這樣一直誦誦誦……，誦完了一部《地藏經》，就這樣子。
Tina：有時候你要發一個什麼願的話，都會有考驗來考驗你的，看你能不能考得過。
恒懿法師：就看你堅持哪，看你能不能堅持。看你對這件事情，如我們對它有沒有勝解？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情很好，我怎麼樣都會做，就一定行。沒有勝解的話，就很難，就不會堅持的。或是你認為來聽法，你覺得這個對我有幫助，認為是必要的。又有時候來，有時候不來，不來也OK啊，就是沒有勝解。很多事情都是看我們經常看自己怎麼去對待。所以這顆心很重要。還有什麼要說的？要發表的？要問的？沒有的話，我們今天就到此。
